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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

此 心 安 处
王同举

你看这片红树林， 多壮观。 那风
儿啊一阵一阵地从海面上卷过来， 林
子得了信儿， 就哗啦啦地回应， 对山
歌一般呢 。 这浪啊一层一层涌上来 ，
又退下去， 把海里的螺啊鱼啊都抱上
来。 你就这么光着脚板溜一圈， 弯个
腰， 一把把的螺， 一条条的鱼儿， 那
叫一个鲜啊。

你再看看我养的那些海鸭， 只只
都是精精神神的， 下蛋也勤。 往鸭群
中间那么一站， 感觉就像一个统率千
军万马的将军， 够威风吧。

林伯跟我谈起红树林， 谈起他的
海鸭养殖场， 嗓门扯得老大， 小眼睛
亮晶晶地闪， 眉毛就往上扬， 那股得
意劲。

但凡林伯跟我说起红树林和他的
海鸭， 都是和他儿子阿成吵架了。 自
打阿成在市区安了家娶了媳妇， 这爷
俩之间的争吵就时有发生 。 争吵之
后， 爷俩就分头找我诉苦。 一头是一
起光屁股长大的兄弟阿成， 一头是我
爹的死党加族兄林伯， 手心手背哪不
是肉 ， 我能怎样 ， 堵在中间和稀泥
呗。 往往这稀泥和得不好， 两头不是
人。

大清早的， 还没睡醒， 林伯一个

电话打过来： 侄， 过来陪伯坐坐。
林伯在窝棚门口迎了我， 陪我绕

着他的领地巡视一番， 然后挑了一只
肥硕的海鸭宰了， 再炒盘生菜， 在红
树林边上支个桌， 三两杯灌下肚， 就
开始诉说他的养鸭史， 还有和儿子的
各种争论。

十多年前， 林伯在红树林边上搭
了一个窝棚， 起了一片海围， 养起了
海鸭。 几年下来， 林伯摸索出一套独
特的养殖方法。 他养殖的海鸭个体肥
壮， 肉质鲜美， 很受欢迎， 往往还没
养到上市规格， 就被附近的几家大酒
店订购一空。 不仅如此， 林伯还担任
了这一带海围养殖的义务技术指导 ，
帮扶其他养殖户， 成了这一带海鸭养
殖户的头。

林伯嘬一小口酒， 两眼眯成一条
缝， 说： 侄啊， 你说说， 我不会下象
棋， 钓鱼也没那耐性。 我就在这红树
林边上养几百只海鸭， 权当活动活动
筋骨， 生活上还不用子女们操心， 这
有什么不好。 担心台风？ 别小看我那
窝棚， 可结实了， 再说了， 还有这片
红树林在前边护着呢。

可我兄弟阿成就不那么认为。 用
阿成的话说， 老头就是瞎折腾， 一把

年纪的人了 ， 本就应该回到儿子身
边， 凡事还能有个照应， 没事就下下
棋， 钓钓鱼。 就他那破窝棚， 也算个
家？ 哪次台风警报不吊着我的心啊。

哪里是家？ 活得心安的地方就是
家呗 。 说到这 ， 林伯就不再出声了 ，
猛灌一口酒， 身子就歪在椅背上， 眯
了眼 ， 任由无边的海浪声在耳边晃
荡。

原本是受了阿成的委托， 叫我有
机会就劝说林伯回城里享享清福的 ，
可林伯这一通诉说， 我哪里还开得了
口 。 临走时 ， 林伯给我揣了两只海
鸭， 说是给侄媳妇补补身子。 所谓吃
人嘴软拿人手短， 撤了吧， 这爷俩的
事， 我不掺和了。

回家后， 甩了一个电话过去： 阿
成， 你托付我办的事， 没戏。

电话那头 ， 阿成气得一摔手机 ：
老头两只鸭子就把你收买了 ， 鄙视
你， 绝交一个月。

我知道， 那是气话。 果然， 一个
月时间还没到， 阿成很兴奋， 巴巴地
在电话里跟我报喜： 这次好了， 政府
最近出台政策， 说是要加强红树林生
态环境保护， 我估计啊， 第一个就是
要彻底清理红树林周边的养殖场。 老

头那个养鸭场肯定是办不下去了， 这
下还不老老实实回到我身边。

没多久， 我和一群玩摄影的朋友
去红树林采风， 拍鸟。 摄影活动结束
后， 想起林伯， 就打了一通电话。

约定会面的地点还是那片熟悉的
红树林， 只是林子周边似乎平静了许
多 ， 原先那一片海围已经见不到了 ，
零落在红树林四周的窝棚也没有了。

林伯顺手捻起一把沙子， 一阵海
风掠过 ， 掌心只留下几粒晶亮的石
子。 他看出了我的疑惑， 说： 侄， 一
切都过去了。 政府整顿红树林周边养
殖场的政策一下来， 我就带领这一带
养殖户主动拆除海围和窝棚， 洗脚上
岸， 另谋生路去了。

在这里生活了那么多年， 舍得这
个家吗？ 我问林伯。

林伯眉毛一抖一抖地， 笑得很爽
朗， 说， 有什么舍不得， 这原本就不
是我们的家， 而是红树林的家， 是鸟
儿们的家， 是我们占了它们的地， 心
里不安啊， 怎能当成自己的家。

看， 它们回家了。
顺着林伯手指的方向望去， 一群

白色的鸟儿从不远处的海面上斜掠过
来， 消失在茫茫的红树林里。

落日余晖 江新华 摄

一个消逝了的村庄
未 已

课堂上讲到冯至的散文 《一个消逝了的山村》，
不由想起另一个已经消逝的村庄———十里城。

这是我的故乡， 地处皖中， 南临淮河， 曾经的
它先后隶属于安徽五河县黄咀乡和临北乡。 村庄和
淮河之间有一道简易的坝子， 基本可以满足防洪的
需要。 可是也有几户人家越过了坝子， 将家直接安
在了淮河的边上 ， 平常的时候似乎可以 “面朝淮
河， 春暖花开”， 可是一到涨水的季节就不一样了，
河水直接漫过篱笆， 漫进院子。

年少的记忆中， 印象最深刻的是 1991 年的夏
季， 连日暴雨导致淮河水位急剧上涨。 河水淹没了
河滩， 与坝子几乎持平， 风一吹， 水便晃荡着漫溢
上坝子。 村庄眼看着是保不住了， 上面紧急下令全
员撤离， 于是村人拖家带口浩浩荡荡向北方的大堤
外迁徙。

村庄虽名为 “十里”， 其实只有二三里， 即便
如此， 在当地也算是最大的村庄了， 因为是乡政府
所在地， 所以它更像是整个乡的政治、 经济、 文化
中心。 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村里读的， 高中时去
了几十里外的县城住校。 高二的时候， 因为父亲工
作的调动， 我们家搬走了， 搬到了西边十里之外有
客车通过的沫河口镇上。 从此， 和村庄见面的次数
越来越少了， 学习和生活的忙碌让我顾不上再回去
看她一眼。 直到有一天， 一个儿时同学告诉我， 还
不快回来看看， 十里城马上就没有了。 我才恍然惊
觉， 记忆中太多的东西翻滚而来， 我的心像是被什
么东西牵扯了一下。 十里城， 这个名字对于我意味
着太多了。 于是当年的国庆假期， 我赶赴回去见村
庄的最后一面， 是重逢， 也是告别。 一路上都在祈
祷， 拆慢点， 拆慢点， 让我再看最后一眼吧！ 不知
是幸还是不幸， 我到达时， 挖掘机正停在我家旁边
乡政府的大院子里 ， 下一个目标应该就是我家了
吧。 我疯狂地到处拍照， 打卡这个生命中最重要的
地方。

为了农村的发展， 撤区并乡， 大势所趋。 我的
村庄十里城就这样突然成为了历史， 淹没在时代滚
滚的浪潮中。 我以为她会在那里永远等我， 我以为
只要我想起就可以看见……我到底是错了。 村庄的
遗址上重新规划新建了一座堤坝， 堤坝穿越处， 是
我曾经的家 ， 附近散落着一些陌生的桃园 、 葡萄
园、 养牛场， 周围路人寥寥。 在原村的东北方向，
一个新的村庄拔地而起———黄十新村， 这是两个消
逝了的村庄的共同名字。 一排排崭新统一的农家小
楼， 一条条平坦笔直的水泥村路， 在周围平原葱茏
之色的映衬下， 颇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 失去的总
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也许， 这就是故乡重生的样
子吧， 我在心里安慰自己。

再次相遇， 我永是归人， 不是过客。

落 榜 生
朱钟昕

斜阳离远处的山峰还有一竿高时， 正在菜
园给茄子和辣椒锄草的王剑突然想起今天是星
期六， 于是他扛起锄头就准备收个早工。

星期六下午， 妻子周小敏要从厂里回来。
原来王剑也是在厂里当机修工的。 去年年底一
场大病袭来， 把原本健壮的王剑彻底击垮了，
由于身体原因， 王剑只得暂时在家休养。

平素时， 王剑总会在菜园忙到太阳滚到菜
园的篱笆下， 黄昏在枝枝杈杈间犹豫不决时，
他才扛起锄头准备回屋的。 等他从菜园出来，
黑色的帷幕总会准时笼罩着大地。

嘴说是菜园， 王剑却只种了一垄茄子和一
垄辣椒， 菜园一圈的地边还有十几棵豌豆、 几
棵丝瓜和几棵葫芦 ， 它们歪歪扭扭地扯着藤
蔓， 晃着紫色的、 黄色的花， 帷帐一般把菜园
围了起来。 还有半园子是王剑专为妻子特意栽
种的几垄地的菊花， 女人就好这口菊花茶的清
香味， 一天不喝就觉得不舒服。 王剑每年都要
为她晒大半坛的干菊花， 足够她喝一年的。

每次到了黄昏， 这些豌豆花、 丝瓜花、 葫
芦花， 还有菊花的清香味儿， 就会丝丝缕缕地
融汇在一起， 潮水般一波一波的在风中涌动。
这是老王最开心的时候， 他那苦瓜般的脸上，
就会荡漾着满满的笑。 这时他还会掰着手指头
算着， 妻子还有几天回来。

王剑转身抬脚准备迈步时， 突然听见笆篱
外不远处有说话声， 低低的， 既隐秘又轻柔，

葫芦花的香味儿般很是甜腻。
王剑倏地钻出菜园， 躬着身， 轻手轻脚地

紧走几步， 贴着篱笆， 竖起耳朵， 想细听， 却
又听不到了。 一点儿声音也听不到。 王剑就有
些心焦， 踮着脚顺着篙笆儿再紧走了几步。

王剑没有听错， 是周小敏跟一个男人在说
话。

王剑听了一句， 就脸红心跳了。 他听见周
小敏跟那人说 ： “你走的这些年我都想死你
了， 你看看， 怎么瘦了这么多？” 他嗖地钻进
了菜园里头。 看女人没回来， 他又钻了出来，
站在菜园边。 他绕着菜园看葫芦， 葫芦结了两
个， 青嫩， 圆嘟嘟的， 真像一对两小无猜、 青
梅竹马的恋人。 稍许， 女人还没回来。 他又看
菊花。 两只螳螂正在菊花丛中挥刀对决， 看这
阵势， 不拼个你死我活， 它俩是不肯罢休的。
难不成它俩也是一对情敌？ 片刻后， 女人还是
没回来 。 他实在忍不住了 ， 咬咬牙 ， 扯扯嘴
角， 扑通扑通走得如雷响， 虚张声势般地走到
菜园门口， 干咳了两声， 才站到菜园门外。

千真万确， 她跟一个男人在一起。 难道他

就是小武？ 王剑觉得她俩走得实在太近， 几乎
是靠在一起了。 王剑的心顿时被谁扯了般， 使
劲地咯噔了一下。 不过， 这也难怪王剑这么担
心， 小武可是周小敏的初恋， 由于双方父母的
极力反对， 他俩才劳燕分飞的。

“老公， 你看这是谁？” 周小敏看见了自己
男人， 老远兴奋地喊着。

姐夫好！” 男人也跟着喊。
“你是？” 在黄昏中的老王实在辨别不出那

个男人的脸。
“他是我弟弟学文。”
“学文！” 当王剑听到是学文时， 他顿时愣

住了。 多年前， 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考
上了大学那就等于捧上了金饭碗。 然而， 这个
平时成绩名列前茅的乖孩子──周学文高考却
落榜了。 忍受不了如此般打击的他， 从此就精
神失常， 疯疯癫癫的不见了踪影。

在这寻亲第三年的半路上， 老岳父出车祸
意外去世了。 不到半月， 老岳母由于受不了痛
失爱子和丈夫的双重打击也郁郁而终， 追着老
头到天堂享福去了。

没想到失踪了多年的小舅子不但回来了，
而且精神上也恢复了正常 ， 事业也是蒸蒸日
上， 这真是一个让人喜极而泣的好消息。

后来， 在一次酒席中， 才在小舅子的讲述
中得知， 由于他当年精神崩溃， 跳河自尽时，
被无情的洪水卷到了百里外的下游。 也许是他
水性好的原因， 人奇迹般还有一口气， 被人救
上岸后就失忆了， 自己是谁都想不起来了。

此后， 无家可归的周学文只得四处流浪， 以
打零工为生。 半年后， 被一个好心的企业家收留。
直到三年后， 帅气十足的周学文时来运转， 他还
被这个企业家的小千金相中， 并且以身相许， 不
多时， 他俩就喜得贵子， 生活美满而富足。

今年清明 ， 周学文与老岳父一起牵子扫
墓 ， 在下山的过程中 ， 不小心摔了个仰面朝
天 ， 他的后脑勺被磕在了一个碗口大的石头
上 ， 脑袋顿时嗡嗡的不省人事了 。 等他醒来
后， 记忆的闸门里， 第一个蹦出来的是自己当
年跳河落水时的一幕， 紧接着， 是家中的一草
一木、 一景一物， 以及父母、 姐姐在田间地头
忙碌的景象 ， 就如黑白电影片似的 ， 一寸寸
的、 一点点的， 在脑海中翻滚着， 闪现着……

时隔多年的周学文， 终于懊悔了当年的幼
稚和鲁莽。 也让他明白了， 高考落榜并不是人
生的终点 ， 而是人生的另一个起点 。 在这世
上， 每年不知有多少高考落榜的孩子， 只要努
力同样能出人头地， 活出精彩的人生来。

草木生凉夏如诗
郭华悦

旧时的夏日， 须得从草木中， 寻点清凉。
天气一热， 最早开始准备的， 就是挂竹帘， 铺

上竹垫子。 向阳处挂上竹帘， 挡住热辣辣的阳光 ，
酷热的威力就减了几分。 再把床铺和椅子， 都铺上
竹编的垫子。 这么一来， 便能从夏日里， 偷点清凉。

能向人提供点清凉的， 不仅有竹子， 还有绿豆
和莲子心。 有了竹子， 身上凉快了； 但还得有绿豆
和莲子心， 这凉快才能由内而外。 夏日的午后， 煮
一锅绿豆汤， 加点莲子心， 再佐以应季消暑的凉拌
菜。 整个人， 连舌头都是清凉的。

这样的清凉， 当然还稍嫌不足。 炎炎夏日， 还
得来一把老蒲扇。 旧时的夏日， 谁的家里头， 没有
一排溜过去的老蒲扇？ 旧时的人家， 一栋老房子里
住着十几口人， 那是常有的。 于是 ， 为了做标记 ，
也是煞费苦心。 有的蒲扇上， 写了名字； 有的， 则
在扇柄处钻个孔， 穿了红线， 再挂个吊坠。

在家避暑， 一手捧凉茶， 仰头咕咚饮尽； 另一
手， 拿着蒲扇， 轻悠悠扇着。 若是外出串门子， 也

少不得顺手带一把老蒲扇， 边走边聊， 边摇着扇子。
外出的人归来， 一身尘土， 连脸庞都晒得红红的 ，
到了家 ， 什么也顾不上 ， 拿起扇子猛地一通狂
扇 。 旧时的夏日 ， 人生百态 ， 但扇子却是不变的
标配 。

当然， 还得有点蚊香。 但那时的人家， 蚊香也
是向草木去要。 艾草是首选 ， 晒干后 ， 拧成火绳 ，
在铁盒子里盘上一圈， 点燃后就是天然的蚊香。 那
味道， 清冽而带着草木之香， 不熏人， 还隐隐让屋
子里有了一种别样的清香。

能带来清凉的草木， 当然还有茶。 那时的人家，
屋前屋后自家种的土茶树， 是挺常见的。 采了茶叶，
制成茶。 到了夏日 ， 泡上一壶茶 ， 外头烈阳酷热 ，
心里头却溢满茶香。

扇底生风， 草木生凉， 这样的夏日也多了几分
诗意。 而如今， 夏日的室内， 得益于冷气， 而少了
酷热的煎熬。 但远离了草木的夏日， 却也变得千篇
一律， 少了诗情画意。

您早， 小甸集！
———瞻仰寿县小甸集中共安徽第一面党旗纪念园抒怀

朱 超

东方天际，泛出橘色的晨曦
牛羊的欢叫，划破村庄的静谧
抢农时的乡亲，踩着露珠
奔向一碧如镜的秧田
远远近近的炊烟
冲淡晨雾，袅袅升起
站在村头，宛如画里
我情不自禁道一声啊———
您早，小甸集！

小甸集，一个不大的地方
在地图上，
很难把您的名字寻觅
可是每天，有许多人
怀着朝圣的心情，来到这里
寻先驱踪迹，受红色教育
临别依依，
无不心怀崇敬道一声啊———
您早，小甸集！

是呵，小甸集，您真得很早
整整一百年前，几位年轻人
就在这里，上演了一幕
石破天惊的活剧

让我们把时光，追溯到 1923 年
那个寒风凛冽的冬季
在小甸小学，一间茅草屋内
几名年轻的共产党员
正在举行秘密会议。 土坯墙上
悬挂着画有镰刀斧头的红旗
煤油灯下，一张张青春的面孔
神情肃穆，目光刚毅
面对鲜红的党旗， 他们坚定地举起

右拳
铮铮誓言，铿锵有力
不怕牺牲，永不叛党，革命到底

会议庄严宣告
安徽省小甸集特别党支部即日成立
夜幕下的茅草屋啊，缓缓响起《国际

歌》

那雄浑悲壮的旋律———
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啊
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第一次高高飘扬在江淮大地
那盏火光摇曳的煤油灯
点燃了第一束，辉映八皖的革命火炬
想到这里
怎能不心潮澎湃道一声啊———
您早，小甸集！

这高高飘扬的第一面红旗，召唤着
不愿做奴隶的劳苦大众在旗下聚集
这油灯点着的火炬啊， 迅速燃起燎

原大火
烧红了鄂豫皖浩阔的天宇
瓦埠暴动、六霍起义
大别山下，鲜血染红了英雄的土地
一次又一次，与反动派的殊死搏斗
一次又一次， 壮山河泣鬼神的英勇

胜利

武装斗争的火种呵，都源于这里
想到这些

怎能不饱含热泪道一声啊———
您早，小甸集！

让我们记住，这些先驱者的名字吧
曹蕴真、薛卓汉、徐梦周、方运炽
他们都是寿县农家子弟
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
黄浦江畔，他们接受了马列主义
从此“忠诚”二字
刻在他们心上，融入他们血液

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啊
他们不畏流血牺牲，不惧肝脑涂地
他们是，漫漫长夜
引口亢报晓的雄鸡
他们是，刺破黑暗的闪电
摧毁旧世界的霹雳
他们的生命虽然短暂
但他们的英名，与天地共存
让我们记住了一个世纪
想到他们
怎能不满怀深情道一声啊———
您早，小甸集！

今天，先辈的理想
已经变成美好的现实
国家富强，民族独立
人民幸福，山川秀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啊
四时鲜花争艳，处处欢歌笑语
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啊
打江山的腥风血雨， 守江山的筚路

蓝缕
无论走得多远，都要铭记
我们从哪里来，还要朝哪里去

路漫漫其修远兮
未来的任务，依然艰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先辈的夙愿，人民的希冀
今天的共产党人
责无旁贷,必须肩起

来到英雄故里，凭吊先烈英灵
要用先烈的精神啊， 把我们的灵魂

洗礼
让我们
探信仰之源，筑理想之基
从先辈身上汲取
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

松涛阵阵，大风起兮
仰望着，巍巍高耸的纪念碑
仿佛听见先辈们
穿越时空的殷殷期许
让我们像他们当年那样
举起拳头庄严宣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追求真理，矢志不移
任凭征程上
云诡波谲，风高浪急
新时代共产党人
将劈波斩浪，勇立潮头
高擎红旗
放心吧，先辈们
放心吧，小甸集

荷花三绝
金传良

咏 荷
万支红笔写向天， 无纸落墨红英残。
胸有诗情何处诉， 化作莲蓬一盏盏。

赏 荷

暑气蒸腾荷花塘， 红妆慵懒任人赏。
柳阴芦苇千重绿， 回首一瞥数红藏。

荷 蛙
荷池新雨绿连边， 荷花初残香未残。
恐将绿衣隐绿叶， 青蛙闲坐莲蓬颠。

夏日梯田 于光明 摄

□绝 句

hnrbrt7726@163.com


